
二
十
多
年
前
，
外
祖
父
分
家
，
我
母
親
分
得
一
張
紅
木
茶
几
。
因

為
是
清
或
以
前
的
茶
几
，
故
我
們
稱
為
﹁古
茶
几
﹂
。

當
年
，
正
流
行
現
代
傢
具
，
這
又
舊
又
陋
的
﹁古
茶
几
﹂
便
被
閑

置
一
角
。
有
一
天
，
父
親
給
我
來
電
，
告
訴
我
收
古
董
傢
具
的
人
欲
收

購
這
張
﹁古
茶
几
﹂
，
並
徵
詢
我
意
見
，
是
否
賣
給
他
們
。
我
想
，
反

正
也
值
不
了
幾
個
錢
，
暫
時
留
着
吧
。
於
是
，
﹁古
茶
几
﹂
便
依
然
被

閑
置
在
那
個
屬
於
它
的
角
落
。

讓
人
始
料
未
及
的
是
，
這
些
年
古
傢
具
尤
其
是
紅
木
傢
具
又
回
潮

走
熱
，
於
是
令
我
想
到
了
那
張
備
受
冷
落
的
﹁古
茶
几
﹂
。

有
一
天
，
我
輕
輕
地
將
其
從
混
雜
的
廢
物
堆
中
拈
出
，
先
用
小
毛

巾
沾
清
水
柔
柔
地
擦
洗
。
待
晾
乾
，
我
又
替
它
打
上
了
一
層
蠟
。
這
下

，
可
不
得
了
。
陽
光
透
過
玻
璃
窗
，
灑
落
在
﹁古
茶
几
﹂
上
，
令
這
亭

亭
玉
立
的
﹁古
茶
几
﹂
恍
若
被
定
格
了
一
般
，
就
像
一
位
明
星
走
在
紅

地
氈
上
，
所
有
相
機
、
電
視
鏡
頭
都
一
齊
兒
對
準
了
她
。
於
是
，
﹁剛

出
浴
的
美
人
﹂
要
多
奪
目
就
有
多
奪
目
了
。

借
着
明
亮
的
光
線
，
我
始
細
細
觀
瞻
起
這
﹁古

茶
几
﹂
來
了
。
這
張
四
腳
﹁古
茶
几
﹂
高
一
米
許
，

几
面
上
鑲
嵌
着
一
塊
﹁太
湖
石
﹂
。
為
穩
定
茶
几
的

結
構
，
上
端
四
面
用
雕
花
板
榫
接
，
几
腳
下
端
四
面

用
橫
檔
榫
接
。
可
以
說
，
從
結
構
到
裝
飾
都
採
用
了

極
為
簡
練
的
造
法
，
每
個
構
件
交
代
得
乾
淨
利
落
，

功
能
明
確
，
所
以
結
構
合
理
、
造
型
優
美
，
自
不
待

言
。
這
﹁古
茶
几
﹂
的
確
美
妙
，
但
我
深
知
，
製
作

不
僅
需
要
精
湛
的
技
藝
，
而
且
需
要
文
化
的
修
養
。

這
二
者
，
在
木
匠
高
手
的
身
上
，
都
得
了
完
美
的
體

現
。
可
不
是
？
木
匠
把
自
己
的
悟
性
注
進
了
茶
几

，
茶
几
才
閃
爍
起
獨
有
的
光
澤

；
木
匠
把
創
造
的
智
慧
融
入
紅

木
，
紅
木
才
具
有
了
藝
術
的
生

命
。

這
﹁古
茶
几
﹂
自
是
明
麗

，
不
但
因
為
它
的
洗
練
，
它
的

落
落
大
方
，
也
是
因
為
它
的
包

漿
。
那
不
是
油
漆
勝
似
油
漆
的

包
漿
，
其
亮
可
鑒
人
，
其
溫
潤
如
玉
，
我
總
以
為
這

是
時
間
的
積
澱
物
，
是
歷
史
的
潤
滑
劑
，
是
文
化
的

省
略
號
。
我
慶
幸
自
己
不
經
意
間
的
明
智
，
否
則
，

這
上
好
的
﹁古
茶
几
﹂
不
是
早
已
離
我
而
去
了
嗎
？

因
為
愛
戀
有
加
，
故
我
非
弄
清
其
身
份
不
可
。

後
經
名
家
鑒
定
，
始
知
這

﹁古
茶
几
﹂
屬
﹁明
式

傢
具
﹂
一
類
。
原
來
，
十
五
至
十
七
世
紀
之
際
，
中

國
傢
具
發
展
到
了
它
的
歷
史
高
峰
。
由
於
其
製
作
年

代
歷
明
入
清
，
不
受
朝
代
的
割
裂
，
故
一
般
稱
之
為

﹁明
式
傢
具
﹂
。
這
一
時
期
的
製
品
有
很
高
的
藝
術

價
值
，
不
僅
為
我
國
人
士
所
喜
愛
，
世
界
各
國
也
十

分
重
視
。
王
世
襄
在
《
錦
灰
堆
》
一
書
中
曾
這
樣
評

價
古
傢
具
：
﹁中
國
古
代
傢
具
受
到
人
們
的
重
視
，
決
不
是
偶
然
的
。

就
其
中
的
精
品
而
論
，
結
構
的
簡
練
，
造
型
的
樸
質
，
線
條
的
利
落
，

雕
飾
的
優
美
，
木
質
的
優
良
，
達
到
了
登
峰
造
極
的
程
度
。
﹂
知
其
身

份
，
從
此
以
後
，
全
家
人
便
改
口
而
稱
其
為
﹁明
式
茶
几
﹂
了
，
稱
呼

之
改
，
亦
道
出
了
全
家
人
對
它
無
盡
的
鍾
愛
。

這
﹁明
式
茶
几
﹂
，
其
溫
文
爾
雅
，
恰
如
文
人
，
於
是
，
在
無
庸

置
疑
裡
，
它
歸
屬
於
我
門
下
。
自
然
，
我
把
它
請
進
了
書
房
。
既
是
茶

几
，
當
是
放
置
茶
具
的
。
我
總
以
為
，
茶
具
也
須
與
其
協
和
。
於
是
，

外
祖
父
送
我
的
一
隻
頗
有
年
代
的
紫
砂
壺
便
被
我
放
到
了
﹁明
式
茶
几

﹂
上
。
我
總
以
為
，
紫
砂
壺
的
根
性
本
是
清
靜
的
，
該
與
浮
躁
無
緣
。

況
且
眼
前
這
隻
素
壺
，
每
一
條
線
角
都
像
過
去
一
樣
乾
淨
利
索
，
每
一

個
細
處
都
像
過
去
一
樣
清
神
爽
目
，
那
是
因
為
回
歸
了
平
靜
的
心
態
，

找
到
了
靜
穆
的
姿
式
。
所
以
，
這
紫
砂
壺
是
最
擔
當
得
起
與
﹁明
式
茶

几
﹂
配
伍
的
。
它
們
的
合
伍
，
可
謂
珠
聯
璧
合
。

牙
買
加
是
加
勒
比
海
中
的
一
個
島
國
，
人
口
只
有
兩
百
多
萬
。
本
屆
奧
運
會
他

們
收
穫
了
六
金
三
銀
二
銅
，
在
短
跑
方
面
雄
踞
龍
頭
老
大
的
地
位
。
那
位
極
富
個
性

的
﹁飛
人
﹂
博
爾
特
輕
鬆
奪
冠
的
情
景
讓
世
人
久
久
難
忘
。
我
們
在
地
圖
上
好
不
容

易
才
可
以
找
到
牙
買
加
，
那
塊
土
地
為
什
麼
會
盛
產
﹁飛
毛
腿
﹂
？
原
來
牙
買
加
有

一
個
為
全
國
頂
尖
短
跑
選
手
舉
行
的
冠
軍
錦
標
賽
，
從
一
九
一
○
年
至
今
，
年
年
都

舉
辦
。
他
們
的
小
孩
子
，
五
歲
起
就
參
加
短
跑
比
賽
，
所
以
，
短
跑
成
了
牙
買
加
體

育
的
特
色
。

從
本
屆
奧
運
會
的
獎
牌
分
布
來
看
，
摔
跤
對
於
俄
羅
斯
，
馬

術
對
於
德
國
，
長
跑
對
於
肯
尼
亞
，
都
可
以
說
是
他
們
體
育
運
動

的
特
色
。

如
果
只
看
獎
牌
數
，
巴
西
不
能
叫
作
大
戶
，
但
由
於
他
們
在

大
型
球
類
中
不
可
小
覷
的
地
位
，
仍
常
被
人
們
稱
為
體
育
大
國
。

你
了
解
那
些
在
歐
洲
各
足
球
俱
樂
部
踢
球
的
巴
西
籍
球
星
，
就
可

以
知
道
巴
西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足
球
王
國
﹂
。
本
屆
奧
運
會
中
，

巴
西
女
排
全
攻
全
守
，
發
揮
穩
定
，
所
向
披
靡
，
是
一
支
超
一
流

的
隊
伍
，
她
們
奪
冠
，
所
有
的
對
手
都
輸
得
心
服
口
服
。

清
點
一
下
我
國
獲
得
的
獎
牌
，
相
當
一

部
分
集
中
在
舉
重
、
體
操
、
跳
水
、
乒
乓
球

、
羽
毛
球
等
項
目
裡
。
今
後
，
這
些
項
目
很

可
能
成
為
我
們
的
﹁傳
統
﹂
保
留
下
去
。

武
術
是
在
我
國
民
間
傳
習
多
年
的
體
育

運
動
，
本
屆
奧
運
會
期
間
我
國
雖
參
加
了

﹁二
○
○
八
北
京
武
術
比
賽
﹂
，
但
武
術
是

不
屬
於
奧
運
的
正
式
比
賽
項
目
的
。
武
術
，

它
除
了
有
強
身
健
體
的
功
能
外
，
也
是
中
華
文
化
裡
的
一
種
極
具

魅
力
的
表
達
方
式
。
西
方
人
將
武
術
譯
為m

a r ti a l
a rt s

（
尚
武

的
藝
術
）
，
可
見
它
在
世
人
心
目
中
是
一
種
﹁美
﹂
。
愛
美
的
中

國
人
沒
有
理
由
不
保
存
並
發
揚
它
。
和
奧
運
獎
牌
無
關
的
東
西
未

必
不
是
好
東
西
。

籃
、
排
、
足
球
，
不
但
能
增
進
個
體
朝
﹁更
高
、
更
快
、
更

強
﹂
的
方
向
發
展
，
而
且
都
是
集
體
活
動
，
能
使
人
們
更
好
地
交

流
互
動
與
和
諧
相
處
，
所
以
很
值
得
大
力
提
倡
。
女
排
，
我
們
已

經
有
了
個
基
礎
。
男
籃
，
我
們
也
有
進
步
。
除
了
姚
明
、
易
建
聯

、
王
治
郅
，
如
今
又
加
上
個
後
衛
孫
悅
。

大
概
由
於
人
們
對
電
視
轉
播
看
得
多
了
，
我
居
住
的
這
個
內
地
城
市
裡
，
那
些

小
青
年
打
起
球
來
，
已
都
有
了
幾
分N

BA

的
做
派
。
如
果
有
關
方
面
認
真
組
織
，

假
以
時
日
，
我
們
未
嘗
不
能
和
美
國
比
肩
。

三
十
年
前
，
我
國
走
上
了
以
改
革
開
放
為
標
誌
的
建
設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的
道
路
。
北
京
奧
運
會
後
，
從
決
策
者
到
普
通
百
姓
對
如
何
大
力
開
展
有
中
國
特

色
的
體
育
運
動
來
作
一
次
討
論
，
很
有
必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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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
山
西
麓
，
滹
沱
河
南
岸
，
獨
獨
地

隆
起
一
座
小
山
叫
文
山
。
文
山
腳
下
，
便
是

河
邊
鎮
，
屬
定
襄
縣
。
去
五
台
山
的
路
上
，

你
定
會
路
過
這
個
鎮
，
這
個
鎮
上
，
有
山
西

王
閻
錫
山
的
故
居
。

閻
錫
山
故
居
如
同
迷
宮
，
觀
賞
其
雕
刻

、
真
跡
、
斗
拱
，
漫
步
過
迴
廊
、
暗
道
、
樓
閣
，
便
覺
得
住
在
這

迷
宮
裡
的
閻
錫
山
更
是
個
謎
。
這
個
﹁謎
﹂
字
，
頓
讓
人
回
味
無

窮
。

閻
錫
山
故
居
門
對
門
是
河
邊
鎮
派
出
所
。
派
出
所
的
照
壁
上

不
是
寫
着
內
地
政
府
部
門
常
見
的
﹁為
人
民
服
務
﹂
這
類
口
號
，

而
醒
目
地
留
着
閻
錫
山
的
真
跡
：
﹁謀
事
力
成
。
﹂
新
中
國
的
派

出
所
不
寫
自
己
的
口
號
而
寫
着
國
民
黨
大
軍
閥
的
語
錄
，
已
令
人

稱
奇
。走

進
故
居
，
迎
面
的
照
壁
上
也
是
共
產
黨
人
的
題
辭
。
那
是

書
法
家
、
曾
任
共
產
黨
蘇
皖
邊
區
政
府
主
席
的
李
一
氓
的
手
書
：

﹁閻
錫
山
故
居
。
﹂
照
壁
背
面
奇
，
是
孫
中
山
贈
閻
錫
山
的
手
書

﹁博
愛
﹂
兩
個
大
字
。
可
見
孫
中
山
對
閻
錫
山
的
希
望
和
肯
定
。

好
奇
由
此
開
始
—
—
按
中
國
革
命
史
教
科
書
上
的
說
法
，
他

可
是
一
個
雙
手
沾
滿
了
人
民
鮮
血
的
大
軍
閥
呢
，
於
是
細
心
地
研

究
起
他
的
生
平
來
。

閻
錫
山
少
年
得
志
。
他
一
八
八
三
年
十
月
八
日
出
生
，
九
歲

入
私
塾
，
十
六
歲
就
協
助
父
親
閻
書
堂
經
商
。
一
九
○
二
年
入
山

西
武
備
學
堂
，
一
九
○
四
年
被
清
政
府
選
送
日
本
振
武
學
堂
留
學

。
一
九
○
七
年
入
日
本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步
兵
科
學
習
。
在
日
期
間

，
結
識
了
孫
中
山
，
加
入
了
同
盟
會
，
參
加
了
革
命
活
動
。
這
是

他
的
一
段
革
命
生
涯
。

一
九
○
九
年
﹁海
歸
﹂
，
任
山
西
陸
軍
小
學
教
官
，
後
任
了

陸
軍
八
六
標
標
統
（
團
長
）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參
加

辛
亥
太
原
起
義
並
成
功
，
被
推
選
為
山
西
都
督
，
時
年
二
十
八
歲

，
便
掌
管
了
山
西
省
。
這
是
他
少
年
得
志
且
很
輝
煌
的
革
命
經

歷
。

一
九
一
四
年
五
月
，
他
打
通
關
節
，
三
次
面
謁
袁
世
凱
，
終

於
投
靠
袁
世
凱
成
功
，
被
袁
任
命
為
﹁同
武
將
軍
﹂
，
一
九
一
六

年
又
被
袁
任
命
為
山
西
督
軍
。
一
九
一
五
年
，
閻
錫
山
勸
袁
稱
帝

有
功
，
被
袁
封
為
﹁一
等
侯
爵
﹂
。
一
九
一
七
年
被
北
洋
軍
閥
段

祺
瑞
任
命
為
山
西
省
長
。
這
段
人
生
似
乎
不
太
光
彩
了
。
不
過
二

十
世
紀
初
是
歷
史
上
的
混
亂
時
期
，
站
錯
隊
在
所
難
免
。
好
在
他

轉
得
快
。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他
參
加
北
伐
，
六
月
就
任
北
方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
一
九
二
八
年
被
南
京
政
府
委
任
為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三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
接
着
就
任
平
津
衛
戌
總
司
令
、
南
京
政
府
內
政

部
長
、
陸
海
空
軍
副
總
司
令
。
一
九
三
○
年
八
九
月
間
，
與
馮
玉

祥
、
汪
精
衛
一
同
反
蔣
，
在
北
平
另
組
國
民
政
府
，
任
國
民
政
府

主
席
並
兼
陸
海
空
軍
總
司
令
兼
第
二
方
面
軍
總
司
令
。
這
段
歷
史

，
對
錯
難
斷
。
結
局
是
，
倒
蔣
失
敗
，
他
被
蔣
介
石
開
除
黨
籍
，

遭
到
通
緝
。
他
東
躲
西
藏
，
最
後
潛
回
老
家
河
邊
鎮
隱
居
。

河
邊
鎮
有
他
在
一
九
一
一
年
當
上
山
西
都
督
軍
後
開
始
建
造

的
宅
院
，
即
現
在
的
閻
錫
山
故
居
。
這
是
一
個
有
着
二
十
七
個
院

落
、
近
千
間
房
子
的
大
院
，
佔
地
三
點
三
萬
平
方
米
。
都
督
府
、

得
一
樓
、
上
將
軍
府
、
二
老
爺
府
、
穿
心
院
、
新
南
院
、
東
花
園

、
西
花
院
等
錯
落
有
致
又
互
為
拱
衛
地
連
在
一
起
。
外
人
進
來
，

是
根
本
摸
不
到
北
的
。
易
守
難
攻
，
有
險
可
遁
，
是
個
十
分
適
於

隱
居
的
地
方
。

閻
錫
山
在
家
鄉
的
人
緣
也
很
好
。
建
院
時
，
要
買
鄰
居
曲
老

漢
的
二
畝
七
分
地
。
老
漢
的
地
最
多
值
一
百
五
十
塊
銀
元
。
閻
錫

山
沒
有
仗
勢
強
買
，
而
是
花
了
二
千
塊
銀
元
買
了
這
塊
地
。
一
九

一
一
年
，
閻
錫
山
當
上
督
軍
衣
錦
還
鄉
，
屬
下
準
備
了
隆
重
的
還

鄉
儀
式
卻
被
閻
錫
山
制
止
。
回
家
那
天
，
到
了
河
邊
鎮
邊
，
閻
錫

山
就
下
了
車
，
換
上
外
祖
母
給
他
做
的
長
袍
馬
褂
，
只
帶
兩
個
士

官
和
一
個
司
機
步
行
回
家
，
一
路
上
還
熱
情
地
與
鄉
親
鄰
里
打
招

呼
，
十
分
隨
和
。
他
說
：
﹁孫
（
中
山
）
先
生
常
說
，
民
為
本
，

我
為
僕
，
我
豈
能
以
威
嚴
懾
於
父
老
鄉
親
？
苟
能
蔽
令
伯
之
忠
孝

，
子
厚
之
謙
恭
，
有
德
於
百
姓
，
則
伯
川
（
閻
錫
山
字
伯
川
）
可

少
過
矣
！
﹂
（
註
：
李
密
，
字
令
伯
，
西
晉
人
，
寫
《
陳
情
表
》

。
北
宋
大
文
學
家
蘇
軾
曾
說
：
﹁讀
李
令
伯
《
陳
情
表
》
而
不
墮

淚
者
，
其
人
必
不
孝
。
﹂
柳
宗
元
，
字
子
厚
，
韓
愈
做
《
柳
子
厚

墓
志
銘
》
贊
其
謙
恭
待
人
。
閻
錫
山
這
段
話
的
意
思
是
，
我
如
果

能
學
得
李
密
的
忠
孝
和
柳
宗
元
的
謙
恭
，
積
德
於
百
姓
，
我
就
少

了
好
多
過
失
了
。
）

閻
錫
山
的
家
教
之
嚴
在
家
鄉
也
是
出
了
名
的
。
﹁積
財
不
若

積
技
，
積
技
不
若
積
功
，
積
功
不
若
積
德
。
德
是
自
身
的
質
變
能

，
只
有
德
，
才
是
人
生
的
收
穫
。
﹂
﹁利
己
之
事
，
可
以
做
，
可

以
不
做
，
則
勿
做
。
利
人
之
事
，
可
以
做
，
可
以
不
做
，
則
做
。

﹂
﹁義
務
多
盡
，
權
利
少
享
，
是
服
務
社
會
最
寬
的
路
子
。
﹂

﹁替
今
人
正
德
，
替
古
人
宣
德
，
替
後
人
立
德
，
是
仁
者
責
任
。

為
現
世
除
冤
，
為
來
世
防
冤
，
乃
聖
賢
心
懷
。
﹂
這
類
家
訓
箴
言

有
五
百
多
條
，
也
是
他
信
仰
的
寫
照
。
他
自
己
是
身
體
力
行
的
。

閻
有
兩
個
太
太
。
元
配
徐
竹
青
因
為
不
生
育
，
他
才
娶
了
姨
太
太

徐
蘭
森
（
徐
蘭
森
生
五
個
兒
子
）
。
平
日
閻
家
吃
飯
，
除
生
日
和

過
節
，
很
少
吃
牛
羊
肉
及
雞
魚
海
鮮
。
平
日
裡
也
不
喝
酒
，
全
府

上
下
不
准
吸
毒
。
閻
府
外
表
很
壯
觀
，
但
住
室
裡
一
律
土
炕
，
不

用
床
，
坐
木
椅
，
不
坐
沙
發
。
對
鎮
上
的
百
姓
則
很
好
，
他
提
倡

種
棉
、
放
腳
剪
辮
子
，
還
修
建
﹁濟
勝
橋
﹂
，
開
鑿
﹁己
已
渠
﹂

；
他
創
辦
了
兩
等
小
學
和
川
聖
中
學
，
設
立
醫
院
和
子
明
慈
幼
院

，
不
斷
造
福
家
鄉
人
民
。

在
如
此
隱
秘
和
得
鄉
親
擁
戴
的
地
方
居
住
，
閻
錫
山
終
於
等

來
了
人
生
的
又
一
個
轉
機
。
﹁九
一
八
﹂
事
變
，
抗
日
戰
爭
爆
發

。
在
汪
精
衛
和
宋
美
齡
的
說
合
下
，
蔣
介
石
不
計
前
嫌
，
表
示
要

親
自
到
閻
府
登
門
造
訪
。
閻
錫
山
不
知
是
福
是
禍
。
連
生
着
重
病

的
閻
老
太
爺
也
讓
家
人
抬
着
到
門
口
迎
接
國
民
黨
軍
事
革
命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蔣
介
石
及
夫
人
宋
美
齡
。
當
蔣
介
石
面
對
着
閻
老
太
爺

喊
了
聲
﹁老
伯
﹂
並
連
鞠
三
躬
時
，
閻
錫
山
才
把
一
個
顆
心
放
了

下
來
。
不
過
閻
府
此
刻
仍
沒
忘
簡
樸
的
家
風
，
招
待
蔣
介
石
的
宴

席
也
就
是
﹁五
盔
四
盤
﹂
加
上
饃
、
糕
和
晉
北
的
大
米
飯
。
﹁五

盔
四
盤
﹂
即
五
個
熱
碗
四
個
冷
盤
，
五
熱
為
丸
子
、
豆
腐
、
豬
肉

燒
粉
條
、
豆
芽
、
燒
山
藥
；
四
冷
為
熟
牛
肉
、
蒸
藕
根
、
芥
根
絲

、
腐
乾
。
這
些
菜
，
蔣
介
石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
飯
後
，
蔣
與
閻
握

手
言
和
，
任
命
閻
錫
山
為
太
原
綏
靖
主
任
。
之
後
又
任
為
第
二
戰

區
司
令
官
兼
山
西
省
主
席
。

之
後
，
在
閻
家
大
院
裡
，
閻
的
做
法
又
十
分
的
矛
盾
，
既
請

共
產
黨
的
理
論
家
來
講
學
，
又
接
見
過
日
本
大
特
務
土
肥
原
；
既

會
見
過
八
路
軍
總
司
令
朱
德
，
也
成
立
了
﹁防
共
保
衛
團
﹂
。
他

組
織
了
大
同
會
戰
、
忻
口
會
戰
等
抗
日
戰
役
，
也
追
隨
蔣
介
石
反

共
做
了
失
民
心
的
事
，
如
一
九
四
七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閻
軍
在
山
西

省
文
水
縣
雲
周
西
村
就
鍘
死
了
十
四
歲
的
女
共
產
黨
員
劉
胡

蘭
。

失
民
心
者
失
天
下
。
一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
解
放
軍

兵
臨
太
原
，
閻
錫
山
飛
往
南
京
，
結
束
了
他
統
治
山
西
近
四
十
年

的
歷
史
。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三
日
，
他
出
任
國
民
黨
政
府
行
政
院

院
長
兼
國
防
部
長
，
十
一
月
八
日
到
台
灣
。
半
年
即
退
了
二
線
，

當
了
﹁總
統
府
資
政
﹂
，
國
民
黨
中
央
評
議
委
員
，
從
此
很
少
公

開
露
面
。
一
九
六
○
年
，
七
十
七
歲
的
閻
錫
山
病
逝
於
台
北
陽
山

寓
所
，
帶
走
了
謎
一
般
的
人
生
謎
一
般
的
品
性
，
卻
留
下
迷
宮
般

的
故
居
讓
人
品
味
。

閻
錫
山
說
，
我
是
踩
在
蔣
某
人
、
日
本
人
和
共
產
黨
三
個
雞

蛋
上
的
，
一
頭
都
不
能
得
罪
。
這
大
概
是
他
當
時
所
困
境
地
的
寫

照
。
﹁為
政
應
站
在
全
民
的
利
害
上
﹂
，
這
便
是
他
想
服
務
山
西

桑
梓
的
出
發
點
。
留
學
日
本
打
開
了
眼
界
，
但
仍
篤
信
儒
學
：

﹁唯
物
哲
學
認
統
一
為
過
程
，
矛
盾
為
經
常
，
故
以
治
為
變
亂
為

常
；
儒
家
心
物
一
體
哲
學
認
為
矛
盾
為
錯
誤
，
統
一
為
正
常
，
故

以
亂
為
變
，
治
為
常
。
欲
拔
亂
反
治
，
鬚
髮
揚
心
物
一
體
的
哲
學

。
﹂

人
是
謎
，
人
生
便
是
謎
，
每
個
人
要
走
的
路
和
走
完
的
路
也

是
謎
。
欲
解
謎
也
許
得
將
人
放
到
歷
史
發
展
的
長
河
中
去
慢
慢
地

品
味
，
才
解
其
中
滋
味
。
這
，
需
要
時
間
。
由
此
感
歎
，
對
任
何

人
都
很
難
蓋
棺
論
定
。
閻
錫
山
便
是
一
例
。

雖
然
我
不
喜
歡
收
藏
﹁叢
刊
﹂
及
﹁選
集
﹂
，
但
見
到
這

本
《
人
性
的
恢
復
》
（
上
海
群
力
出
版
社
，
一
九
四
七
）
，
我

還
是
買
了
，
那
是
為
它
突
出
的
封
面
設
計
所
吸
引
，
封
面
用
作

者
的
簽
名
作
號
召
，
並
不
多
見
。

由
張
白
懷
主
編
的
《
人
性
的
恢
復
》
，
是
本
僅
八
十
頁
的

小
書
，
收
豐
村
的
《
一
個
軍
法
官
的
經
歷
》
、
韋
蕪
的
《
蓮
蓮

》
、
劉
北
氾
的
《
在
霧
中
》
、
姚
雪
垠
的
《
人
性
的
恢
復
》
、

張
白
懷
的
《
愛
漂
亮
的
將
軍
》
、
莊
瑞
源
的
《
愛
》
和
阿
湛
的
《
綠
》
等
七
個
短

篇
。

此
中
除
了
韋
蕪
和
編
者
張
白
懷
，
都
是
本
身
已
有
單
行
本
出
版
的
名
家
，
尤
其

是
寫
《
人
性
的
恢
復
》
的
姚
雪
垠
，
當
時
已
是
名
滿
中
國
文
壇
的
大
家
，
用
他
作
招

徠
，
是
很
能
起
到
作
用
的
。
《
人
性
的
恢
復
》
寫
一
名
記
者
到
前
線
去
訪
尋
失
蹤
的

表
妹
，
政
治
部
以
為
他
另
有
目
的
，
派
了
個
作
特
務
的
青
年
跟
着
他
，
名
為
協
助
，

實
為
監
視
，
引
發
了
一
段
人
性
由
醜
惡
重
歸
善
良
的
故
事
，
頗
有
深
度
。

《
人
性
的
恢
復
》
全
書
內
容
是
不
錯
的
，
但
內
文
的
編
排
格
式
卻
很
糟
，
有
直

排
一
行
過
的
，
有
一
頁
上
下
分
二
的
，
完
全
是
雜
誌
形
式
，
當
時
張
白
懷
在
杭
州
主

編
《
當
代
晚
報
》
副
刊
，
不
禁
令
人
懷
疑
，
書
版
是
從
副
刊
版
房
借
用
的
，
這
種

﹁一
魚
二
吃
﹂
的
做
法
，
不
是
編
叢
刊
的
正
途
，
此
所
以
這
套
《
短
篇
創
作
叢
刊
》

只
有
第
一
輯
，
而
沒
有
第
二
輯
。

又近金桂香、明月圓的中
秋時節，水鄉小城的人們在忙
着煎芋艿、吃月餅的時候，
「賣紅菱噢！」那一聲聲賣菱

女的嗲聲嬌喚，又響徹在寂靜
的街頭巷尾，引得人們爭相購

買來嘗新鮮了。
菱角，是家鄉的一種土產。種類有兩個角或四個

角的，一般分青、紅兩色。生吃脆嫩，熟吃香甜。早
春，人們把一隻隻烏黑的種菱撒入河中。初夏，河面
上長出一盤盤嫩綠的菱葉，星星點點，遠遠望去像夜
空中閃爍的顆顆繁星。菱葉越長越密，不幾天就蓋滿
了整個河面，鬱鬱葱葱。初秋，茂密的菱盤上開出一
朵朵白的、青紫的小花。微風輕拂，河中傳來陣陣菱
花的幽香，菱盤上結出一個個鮮嫩的菱角兒。

中秋前後，是水鄉採菱最繁忙的季節。姑娘媳婦
們划着長圓形的菱角桶，起早摸黑採菱角。頭戴大沿

邊草帽的姑娘，坐在小船似的菱桶裡，微微低着頭。
碧波、綠水、翠葉、玉手、紅菱。摘啊摘，一雙成年
累月練就的神奇的手不停地擺動着，一堆堆熟透的水
紅菱放在菱桶前面，越摘越多，根本看不清她們是如
何將鮮菱從葉盤上摘下來的。只見那些姑娘，纖纖玉
手如撥琴弦似地上下跳躍，滿頭烏髮也隨之頻頻聳動
，一個個碧綠的菱盤翻滾跳動。彷彿不是在採菱，而
是在得心應手地彈奏一首動人的歌。

菱熟時節，每到夜晚，家家戶戶飄出絲絲熟菱的
清香，好客的農家把粉嫩的紅菱洗淨，揀大的分送給
城裡的至親好友，作為中秋的應時佳品，也有貧困之
家，把菱煮熟後作飯食充飢。熟菱既香又糯甜，吃起
來味道極好。後來，有人見城裡人稀罕菱角，便採後
用竹籃裝好，上城叫賣，換幾個零用錢。

上城賣紅菱的，一般都是農村中的當家女人，因
這些當家婦女難得有機會進城，趁這秋忙前夕的短暫
空閑，換上一件新衣，三五成群，挑着兩個裝滿菱角

的大竹籃，悠悠然進城走街串巷，沿途叫賣，邊賣菱
邊看街景。賣完菱角後，少婦們把兩隻竹籃疊在一起
，穿上小扁擔，往肩膀上一移，進商場採購貨物去
了。

上城賣菱也有姑嫂和妯娌搭檔的。她們搖着小船
，一個撐櫓，一個扭綳，撐櫓的把櫓朝外推，扭綳的
用適度的力將綳繩內拉，一仰一合，隨着搖櫓扭綳的
巧妙配合，賣菱女興奮的臉漲得如胭脂般紅，櫓槳富
有節奏地擺動、破水，船隻便沿着清粼粼的城河刷刷
前進。賣菱女船上一聲聲婉轉的叫喊，引得城河兩邊
的小樓敞口上探出一張張含笑的臉。一些頑皮的孩子
，蹦躍着走到石階上，伸手提過小籃，買上幾斤鮮菱
，歡笑着跑上樓去了。也有一些貪便之人，乾脆從樓
窗口吊下一隻籃來，籃中放着買菱錢，賣菱女看錢付
貨，把水鮮鮮的紅菱裝在竹籃裡，樓窗上的人就牽動
着繩子把籃提上去，雙方在不聲不響中把生意做成
了。

蘭陵笑笑生所著的《金瓶梅》自明嘉靖
或萬曆年間問世以來，在世人眼中是一部名
副其實的 「奇書」。一方面，作者直面人生
，洞達世情，暴露社會的腐敗，透析人性的
善惡，其深其細其廣，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
罕有其匹。另一方面，作品在涉筆飲食男女

之時，多有恣肆鋪陳的性行為描寫，觸犯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敏感
的神經，因而被統治者視為 「古今天下第一淫書」，長期列名於禁
書的黑名單上而雲鎖霧繞。

然而，《金瓶梅》卻受到國外學者的高度重視。它在海外頗有
名聲，不是由於色情，而是因為它 「是中國第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
小說」。法國大百科全書評價： 「《金瓶梅》為中國十六世紀的長
篇通俗小說，它塑造人物很成功，在描寫婦女的特點方面可謂獨樹
一幟。全書將西門慶的好色行為與整個社會歷史聯繫在一起，它在
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新。」

一個多世紀以來，《金瓶梅》在國外一直是翻譯、改編、研究
的經久不衰的熱門作品。現代著名學者鄭振鐸指出： 「在西方翻譯
家和學者那裡，《金瓶梅》的翻譯、研究工作是做得最好的。」日
本是翻譯《金瓶梅》時間最早、譯本最多的國家，一八三一至一八
四七年，就出版了由著名通俗作家曲亭馬琴改編的《草雙紙新編金
瓶梅》。

一八五三年，法國的蘇利埃．德．莫朗翻譯了節譯本《金蓮》
；德國漢學家弗．庫恩德的德文譯本名叫《西門及其六妻妾奇情史
》；英文譯本的書名為《金色的蓮花》，直接以小說中最有代表性
的人物潘金蓮來命名。

如今，《金瓶梅》的外文譯本有英、法、德、意、俄、拉丁、
瑞典、芬蘭、匈牙利、西班牙、捷克、南斯拉夫、日、朝、越、蒙
等文字，而且自二十世紀以來，隨着各國學者對《金瓶梅》的社會
價值、藝術價值的不斷了解，許多漢學家對小說版本、作者、故事
本源、語言等的研究也不斷深入，成果斐然。

事實上，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大百科全書幾乎都設專條介紹《金
瓶梅》這部小說，並給予很高的評價，例如，《美國大百科全書》
認為 「它在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新」， 「作者
對各種人物完全用寫實的手段，排除了中國小說傳統的傳奇式的寫
法，為《紅樓夢》、《醒世姻緣傳》等描寫現實的小說開闢了道路
。」美國的研究者還曾這樣評價《金瓶梅》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
「中國的《金瓶梅》與《紅樓夢》二書，描寫範圍之廣，情節之複

雜，人物刻畫之細緻入微，均可與西方最偉大的小說相媲美……中
國小說在質的方面，憑着上述兩部名著，足可以同歐洲小說並駕齊
驅，爭一日之短長。」法國著名學者艾瓊伯在為法譯本作序時，高
度肯定小說 「巨大的文學價值」，同時也承認它是一部 「社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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